
【人物】专题２０15年 5月 12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王巍│校对 周薇 李亚楠│E—mail:ldwbtxy@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07

□本报记者 黄葵

他将8针疫苗预防“百白破”降为2针
———记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建凯 □本报记者 孙艳 文/摄

曹广：亲历埃博拉的中国医生
目前， 疑似感染埃博拉的病

例全球至少有5300多例， 已经造
成了2600多人的死亡。 可是， 直
到今天还没有防治埃博拉的药物
和疫苗问世。 此外， 在医护人员
感染方面， 一共有318名医护的
相关人员感染了埃博拉， 这其中
就有151名医护人员丧生。

2012年8月 ， 中国第23批援
助几内亚医疗队共19人， 由北京
安贞医院主派赴几内亚首都科纳
克里， 执行为期两年的援外医疗
任务， 普外科的曹大夫就是其中
一员。 2014年3月， 埃博拉开始
出现苗头， 他是亲历者， 经历了
恐惧和死亡的考验。

援非医生遭遇埃博拉

2014年3月初 ， 一位男性患
者因腹痛、 呕血、 发热、 乏力被
收入普外科病房， 曹广当时为患
者体检。 后来， 才知道这是中几
友好医院第一例埃博拉患者。 确
切地说， 这是首都科纳克里第一
个疑似病例。 中几友好医院普外
科算上曹大夫一共有三个医生和
四个护士， 其中两个医生和一个
护士感染， 最终一个医生一个护
士因感染而死亡。

“从那个患者住院的第一天
开始， 我和病人还有搭档们每天
都有接触。”曹广说。后来，他所在
科室的三名几内亚同事无一人幸
免，全部确诊为埃博拉病毒阳性，
还有同事因感染埃博拉死亡。

当前， 针对埃博拉没有特效
药， 没有疫苗。 一旦患病 “九死
一生”。 这让曹广出了一身冷汗。
“自己不会也已经被这病毒感染
吧？” 当时， 曹广的心情确实难
以用语言表达。

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是2到
21天， 因此隔离观察期是21天，
作为密切接触者， 曹广要进行隔
离观察。 在被隔离的21天里， 他
用微博记录了这一段生死考验的
心路历程。

他不自觉地开始仔细体会身
体上所有细微的变化： 出现一点

点头晕就会紧张， 想这是不是发
病的先兆； 即便体温刚到36.9摄
氏度 ， 也会不由自主地心跳加
速； 就连身上起了一个小疹子，
都要联想到是不是那个病毒感染
造成的……

当记者问起他几内亚同事被
感染不幸死亡的事， 曹大夫低下
头， 心情很沉痛地说：“不想回忆
这事，心里很难过。和我一同隔离
的当地医生， 在电话里交流各自
的情况，还说过几天去看你，没想
到3天后这个大夫就走了。 ”

隔离时也曾感到害怕

曹广的爱人也是一名医生 ，
得知曹广曾频繁接触过确诊病
人， 和他一起工作的医生已感染
病毒死亡的时候， 极度紧张和担
忧让她病倒了。

可她却笑着对曹广说 :“我被
你电话传染了，但是我愿意！我在
这边替你生病， 你在那边就不会
真的生病了。 ”短短一句话，让曹
广感受到了什么叫生死相依。

曹广告诉记者， 在援非的前
半年， 接送孩子的任务落到爱人
身上。 爱人的工作也很劳累， 就
让公公接送一段时间。 不曾想，
没多久公公病倒了， 爱人只好又
接替过来。 那是相当的忙碌啊！

他的生活节奏和习惯也随着
隔离而完全改变， 平时只有渴了
才会想起喝水， 现在每天强迫自
己多喝水； 原来喜欢和同事一起
打球、 消遣， 现在只能自己找没
人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轻微活动来
放松心情。

曹广说： “当时我的任务就
是严密观察自己 ， 最好不要中
招， 好在离危险越来越远了。 也
希望这场灾难早点过去， 我们全
体队员都能顺利、 平安地回家。”

4月14日， 对曹广的隔离观
察终于结束了， 他在北京的家人
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家里人为
他做了蛋糕， 庆祝他挺过来了！
曹广回到家里， 他母亲激动地流
下了泪水， 因为母亲确确实实地

被吓着了。
他在微博里写道： 在这21天

里， 我害怕过、 伤心过， 但同时
也感动过、 微笑过。 现在我懂得
了： “活着” 是一件多么幸福而
美好的事情……

1年半做了200例手术

从2012年8月至2014年8月在
援非的两年时间里 ， 除去探亲
假、 休息日、 隔离期， 曹广在一
年半多的时间里一共做了200多
台手术， 其中有几台手术给他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位20多岁的女孩， 因肠
梗阻被送到医院， 之前也没做过
什么检查， 按肠梗阻被推上手术
台， 打开一看是结肠癌。 中几友
好医院普外科主任是几内亚的医
生， 他对曹广说： “别做了， 我
们准备不足， 也没备血。” 此时，
曹广觉得应该做， 也有条件和能
力做， 不做手术的话， 等于让这
个女孩去等死 。 在曹广的坚持
下， 结肠癌的手术顺利完成了。
女孩的父亲向曹广深深地鞠了一
躬， 感谢他救了女儿一命。

还有一名 30多岁的男子瓦
利， 因结肠冗长， 排便不畅， 要
手术截去一段肠子。 但是， 手术
后他却出现了肠瘘、 伤口感染等
并发症， 因此又第二次接受手术
造瘘。 后来因伤口长不上， 又得
进行手术处理伤口。 第四次手术
是把造瘘还回去， 也叫还瘘。 经
历了4次手术， 瓦利终于康复了。
为了表达谢意， 瓦利特地买了一
个手工编织工艺品送给他。

曹广告诉记者， 几内亚很贫
穷， 医生能收到患者的礼品是十
分少见的。 尽管援助几内亚要直
面埃博拉， 但中国援非医疗队没
有因此而退却。 曹广和队友们援
助几内亚任务完成后， 北京友谊
医院医疗队已经到达几内亚继续
接力。

曹广说， 援非虽已结束， 但
在几内亚与埃博拉抗争的经历，
让他一生都难以忘怀。

“当时接触埃博拉是不知情的， 后来我被隔离， 有恐惧、 祈祷、 惦念、 失望……太多
的情感在里面， 百味杂陈， 我想这就是援非工作的一部分吧。” 2015年5月4日上午， 记者
来到北京安贞医院采访曹广医生， 他很平静地跟记者说了上面的话。 而在去年的这个时
候， 他作为援非医生， 正战斗在非洲几内亚抗击埃博拉第一线……

刘建凯和他的同事埋头8年
研制疫苗却无一款新品上市，是
他们能力低 ， 还是误入歧途 ，
让 公司只投入不见效 ？ 对于这
个疑问， 他的回答是：“搞研发没
有捷径可走。这段时间里，我们有
7年是储备能量阶段。 事实上，一
个疫苗从研发到临床到上市，最
少也要8年左右的时间，这其中还
有很多不可预知的问题。 ”

可是 ， 他们熬过 8年之后 ，
在2013年6月取得我国疫苗业的
一个小突破， 即全国首个 “四联
疫苗” 上市了。 这款 “无细胞百
白破b型流感嗜血杆菌联合疫苗”
的上市， 一举打破了国外技术垄
断的四联疫苗， 能够帮助幼儿从
原本要打8针疫苗才能预防百白
破和b型流感嗜血杆菌等4种疾
病， 变成只要2针疫苗就能完成。

刘建凯1993年7月毕业于北
京师范大学生物化学专业， 现任
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 作为一名分管研发、
注册、 生产的公司领导， 他20年
如一日致力创新， 成为疫苗创新
领域的急先锋， 其所在的企业也
在短短10年间跻身国内大型疫苗
生产厂商之列。

“疫苗对于防疫事业来讲贡
献是最大的，要做就做最好的。我
们的目标是， 让中国人用上自己
研发和生产的疫苗。” 刘建凯说：
“四联疫苗看似是个突破，其实是
我们努力追赶的结果。10年前，国
外市场就已经有了四联苗甚至五
联苗，我们必须迎头赶上。”

我国自实行国家免疫规划制
度以来， 一直在加大疫苗接种的
覆盖率和普及率， 一个新生儿从

出生到2岁约有30多针剂的疫苗
需要接种。 而刘建凯和他的团队
围绕四联疫苗的自主创新技术和
产业化生产攻关， 已经逐步建立
起国内先进的疫苗研发中心平台
和一个有院士参与的技术研发团
队。

“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 ”
也是这个团队研发出来的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主要用于预
防由肺炎球菌引起的各种疾病，
如肺炎， 脑膜炎， 中耳炎， 菌血
症， 心内膜炎等疾病。

肺炎球菌感染是世界范围内
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全世
界每年至少有100万人死于肺炎
球菌性肺炎， 我国每年也有250
万人患肺炎球菌性肺炎并造成其
中12.5万人死亡， 并以50岁以上
中老年人和1岁以下婴儿为主 。

可是， 国内目前仅一家公司和两
家外国公司上市销售这种疫苗产
品， 由于产量低， 价格高， 无法
满足需求。

刘建凯表示， 他们要在23价
肺炎球菌多糖疫苗的产业化方
面 ， 争取用最短的时间取得突
破， 推动我国疾病免疫预防体系
完善和发展， 改善和提高居民的
生活质量。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